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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“轻声”和“儿化”在话语中的频繁出现是北京话听感上的两大特色，也是现代汉语规范工作中的两大难题。
如何对这两种现象进行规范，有利于克服语言内部的分歧和混乱，促进语言向更加健康、更加精密、更适应时代要求的

方向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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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话是各方言区都要学习使用的民族共同语。
我们要学好普通话，不仅要读准每个字的声、韵、调，

还应该掌握主要的音变规律，这样普通话说得才不生

硬、更纯正。其中“轻声”和“儿化”就是最常见的两

种音变现象。
一、“轻声”“儿化”的性质

轻声是一种特殊的语流音变现象，它是因为某个

音节与其他音节相连，长期处于口语轻读的地位，“失

去了原有声调的调值，又重新构成自身特有的音高形

式。”［1］听感上显得轻短、模糊。轻声不能独立存在，

一般体 现 在 语 流 里 的 词 语 或 句 子 中。例 如: 收 拾

( shi) ，你吃了吗( ma) 。
儿化是因为词尾“儿”和前面音节的韵母合音形

成，从而变更原来韵母的音色，成为一种卷舌韵母。
儿化词中的“儿”本身不再独立发音，只是前一音节韵

母上的卷舌成分。
二、“轻声”“儿化”的作用

( 一) 轻声的作用

1． 区别词义

精 神 ( jīngshen ) : 表 现 出 来 的 活 力。精 神

( jīngshén) : 人的意识、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。
2． 区别词性

大方( dàfang) : 形容词; 大方( dàfāng) : 名词。
( 二) 儿化的作用

儿化具有词汇、语法意义，并能产生一定的修辞

作用。例如能区分同音词: 拉练: 野营训练; 拉链儿:

拉锁。
1． 表示细小、轻微的意思

例如: 树枝儿、头发丝儿。
2． 表示喜爱委婉的感情色彩

例如: 小孩儿、大婶儿。

三、普通话对轻声词、儿化词的吸收问题

( 一) 轻声词的吸收

北京话里形形色色的轻声词，并不是全部都要吸

收到普通话里来的。从语言的社会表达功能和约定

俗成的角度看，以下具有较强规律性的语法轻声词，

应该纳入普通话范围之内。
1． 句末语气词必须读轻声

例如: 今天是星期一吗?

2． 结构助词、时态助词必须读轻声

例如: 美丽的花、去过。
3． 部分名词、代词后缀

例如: 房子、你们。
4． 方位词或语素读轻声

例如: 屋顶上、家里。
5． 趋向动词读轻声

例如: 走下去、回来。
掌握语法轻声词并不困难，因为数量不大，又有

规律可寻。
还有两类词汇轻声，也应该纳入普通话范围之

内。一类是前面所述的具有区别词义和词性作用的

轻声。另一类是在北京话口语里只有轻声一种读法

的词。例如: 巴结、馄饨、戒指、骆驼、意思。
这一类双音节轻声词，第二个音节如果不读轻

声，虽不会改变词义或词性，但由于破坏了这些词固

有的约定俗成的语音形式，听起来会让人感到很不自

然。至于那些在北京话的口语里本身就是可轻读、可
重读的词，或虽必读轻声却是北京的土词俗语，那就

不宜于确定为普通话的规范读音了。
( 二) 儿化词的吸收

少数带词尾“儿”的词语，并不读作儿化，例如“女

儿”。或是在对仗整齐的诗歌或词语中，词尾的“儿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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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一个独立音节，例如“弯弯的月儿，小小的船，小

小的船儿两头尖”。
儿化词的频繁使用是北京口语的特点。其中两

类儿化词，从理论上说，普通话是应该加以吸收的。
一类是前面所述的儿化，与不儿化可以构成最小辨义

对立，或在语法上有区别词性作用的儿化词; 另一类

是虽然没有与之对应的非儿化词，也无区别词义词性

的作用，但是习惯上只有儿化这一种读法的词。例

如: 小孩儿、一会儿、味儿、馅儿、瓤儿。
这类例词，在北京话里只有儿化这一种读法，如

果不读儿化音就破坏了这些词固有的语音形式，听起

来会十分别扭，因为它违反了自然语言的习惯。特别

是其中一些儿化词的词根，本身不是构词语素，如

“味、馅、瓤”等，只有加上词尾“儿”才能成为可以独

立使用的词，这些词如果不读成儿化词，那更是涉及

语法规范的问题了。
上述这些儿化词只要不是北京话里才通行的土

词俚语，一般都可以作为普通话词汇看待，至于那些

儿化与否，在北京话里本身就是两可的词，就不必去

确认儿化是普通话的规范读音。
四、“轻声”“儿化”的规范

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第 6 条规定: “国家颁布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，管理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的社会应用，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

学研究，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、丰富和发

展。”［2］第一句话说的是为了推广普通话，国家必须制

定相应的规范和标准，使人们在讲普通话时有依据，

有尺度，不能随意化。例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，某

些字和词产生了读音分歧的现象，如“太阳、工人、娇

气”，这些词的最后一个字就有轻声和非轻声两种读

音形式;“唱歌儿、写字儿、有事儿”也有儿化和非儿化

两种读音形式。诸如此类的读音分歧现象，对学习普

通话和民族共同语的统一显然是不利的。所以，笔者

认为“轻声”“儿化”现象也应该有相应的规范，这样

才能保证社会上思想交流的明确无误。
( 一) 轻声的规范问题

轻声词的规范问题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读音规

范，二是词汇规范。读音规范，指的是轻声字应该按

照它的发音特点来念，尤其是韵母方面。例如永远读

轻声的名词或代词后缀、语气词等，如果不按照轻声

的读音来念，那应该作为一种不规范的发音看待。口

语中常出现的“爸爸”“妈妈”“玻璃”“月亮”这类词，

第二个轻声字如果读本调，听起来就很不自然，即不

能认为是标准的普通话了。词汇规范是指，哪些轻声

词是属于普通话范围之内的，哪些只是北京话的土词

俗语。民族共同语的词汇基础是北方方言，同时还要

吸收非北方方言中新鲜、生动的词语，所以北京话的

词汇不完全等同于普通话的词汇，它只是普通话词汇

的核心。就轻声词来说，虽然汉语大多数方言都存在

着轻声现象，但其范围和数量有很大差别。例如，西

南方言里的轻声，比北京话要少得多，连语气词、助

词、后缀等一般都不轻读; 广州话则基本上不存在轻

声现象。那么，北京话里数量如此庞大的轻声词，是

不是方言区人都必须学习掌握的? 从词汇规范的大

原则看显然不是，那么，北京话里哪些轻声词是属于

普通话范围之内的，哪些只是北京话的方言词语呢?

例如: 衣服—制服; 工钱—金钱; 格式—公式; 学生—
新生。

以上例词，少数几对可以用口头语或书面语、普

通名词或是专门名词，使用较久的老词或是出现不久

的新词等等原因去解释，但大部分词是解释不清的，

无规律可寻、无区别作用，只是按习惯读成轻声。因

为诸如“眉毛”和“汗毛”，“伯伯”和“大伯”之类的轻

声词和非轻声词，我们很难证明读轻声的词，一定使

用更久，资格更老。更何况还有大量词，在北京话里

读不读轻声本身就是两可的。这就给方言区人学习

普通话带来了困难，也给普通话的词汇规范化带来了

难题。
北京话毕竟不等于普通话，它本身也还是一种地

区性的方言，而普通话却是一种民族共同语，它要面

向全民族，面向全国各方言区。从这个角度说，轻声

词的规范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去做，应该根据不同的对

象，提出不同的要求，分别确定不同等级的必读轻声

词语表，对播音员、演员、语文教师可以要求高一些、
严一些，对一般人员则不必过于苛求，这样才会减轻

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的负担，有利于早日全面推广和

普及普通话，完善民族标准语的规范化工作。
( 二) 儿化的规范问题

儿化规范也包括两方面的问题: 一是读音规范，

二是词汇规范。前一个问题指的是如何处理儿化韵

的读音分歧。因为北京话的儿化韵几十年来一直处

于变动中，存在着明显的个人读音分歧，如“板儿”和

“把儿”，有人读得一样，有人读得不同。这些读音分

歧，有的是历史音变的残迹，有的却是语音变化的先

兆。从共时规范的角度说，这些读音分歧应该根据从

众从简的原则，有一个统一的、明确的认识。
儿化词汇的规范是规范的重点。因为方言区人

学习普通话的难点，主要不在于学不会儿化韵，而在

于不知道什么词应该儿化、什么词不应该儿化。词尾

“儿”跟前字合音变为一个音节后，按照汉语一字一音

的书写习惯，口语里的大部分儿化词，字面上往往不

写出“儿”字。例如“bīnggùnr”只写“冰 ( 下转第46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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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的动力，也是现当代人的活动在自然环境与自然

物上的延伸。
( 四) 莱芜生姜文化系统

莱芜生姜文化元素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源生于根

元素，成长于基本元素，发展于名片元素，彼此之间相

互关联，相互作用，是统一的互文系统，是莱芜地域文

化在生姜这一自然物种上的映射。表格 2 说明了鲁

文化滋润了莱芜生姜文化元素，而其齐文化则将鲁文

化发扬光大，用开拓进取的工商精神打造了莱芜生姜

文化的制高点。

表 2 莱芜生姜文化系统

鲁文化( 古嬴文化) 齐文化( 古牟文化)

根元素
自然物 泰山支脉、莲花山

人文物 赢城遗址、苍龙峡

基本元素
自然物 莱芜大姜、小姜

人文物 姜田、姜井、姜窖、洗姜池

名片元素
自然物 姜莱头道菜、姜老大

人文物 姜博会、姜王比赛

三、结语

只要是有人生存和繁衍的地方就一定有文化，任

何人类使用的自然之物都凝聚着人类的情感、记忆和

生活方式，通过文化元素分析就能找出文化背后的叙

事逻辑，就可以发现原生的物语体系，找到契合当地

人生活感悟的文化，理清地域文化发展的脉络。
本文通过对莱芜生姜文化元素的汇总和分类，大

致勾勒出了莱芜生姜文化的精神结构面貌。莱芜生

姜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衍生自鲁文化，兼具农耕与商业

价值的人类活动产物。通过表格 2 我们可以看到莱

芜生姜文化从根本上是鲁文化在生姜上的符号化，是

鲁文化在生姜上的延伸; 齐文化的介入加速了莱芜生

姜文化的传播，它渗入到莱芜生姜的文化系统中，与

留存的鲁文化融合，将商业进取精神强行植入农耕精

神之中，为莱芜生姜文化发展带了新的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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棍”等。这样，即使学会了全部汉字的标准读音，也仍

然无法掌握口语里形形色色的儿化词。结果是该儿

化的没有儿化，不该儿化的却儿化了。
另外，“儿化词不限于名词，动词、形容词、副词等

也有儿化的。”［3］如“打滚儿”“贪玩儿”“顺便儿”等。
这些词语交际时如果不进行儿化音变，不仅语感生

硬，也会影响表达效果，使人觉得不是地道的普通话。
可见，准确应用儿化词，有助于提高普通话的口语水

平。学习中对于能体现普通话语音特点的儿化词，或

者作为构词、语法手段的儿化词，要尽力掌握、使用，

如“胡同儿里走出来一个小孩儿”，其中儿化词就是普

通话习惯儿化的例子，不音变使人感到别扭; 另一方

面，有人为追求“京味儿”或者受方言影响，滥用儿化

词，［4］这是对普通话语音特点的错误理解，要注意纠

正。
五、结语

汉语规范化绝不会妨碍语言的发展，因为规范化

所要限制、剔除的只是那些不合语言发展规律的东

西，只是为了克服语言内部的分歧和混乱。为了有利

于民族共同语的学习和推广，我们可以确定《必读轻

声词语表》和《必读儿化词语表》。根据普通话书面语

的口语形式从严掌握，因为只在北京话口语里通行而

在书面语的口语形式中一般都通行的词，方言区的人

是很难掌握的。这样做既符合读书音领导口语音的

精神，也符合书面语指导口语的发展和统一的规范化

原则。有了这两份表，有了文字的提示，必读轻声词、
儿化词的数量又能控制在为数不多的范围内，那么，

轻声词、儿化词的使用肯定不会成为学习普通话的一

个大难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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